
第一章　　　　相见欢

日，一个是月我有两个生日，一个是 月 日。前者是从一张

塞在我襁褓里信纸上所获知的，上面还有诸如“无力抚养，恳请好心人收

留”等字样。后者则是养父母给我定的，他们说，每个孩子的有生之年应

该快乐似童年。

是的，如你所知，我是个弃婴。养父母对我从不隐瞒这件事情：那是

个雾气蒙蒙的清晨，下夜班的妈妈路过一条青石板路的小巷，露水从打

了花苞的栀子树上滴落下来，长长的巷子极为静谧清幽。

啼哭声从巷子深处传来。妈妈停住脚步，留神再听，啼哭声越来越微

弱，越来越微弱。

图案是燃着的红烛，莹白褓走了几步，她看到了我。小小的红色

如玉的烛台，纤纤玉手掐去一节烛芯。

在渐渐散去的雾蔼里，艳丽的红色有种撩乱人心的诱惑，让我的养

母忍不住蹲下身来，抱起婴儿。

她低头，我正睁开眼睛，打了一个毫不知情的呵欠，还咂咂嘴，表情

甜美无辜，竟令她怜爱不已，立刻就觉得，这孩子就是自己不知在哪朝哪

代遗失的骨肉，于是忍不住抱回家，抚养至今。



刚学过那首诗歌：

他们对我很好。我甚至忘记他们并非我的血亲。

可是为什么他们不瞒住我呢。

初二那年，我见到了自己的襁褓，顿时明白何以我那在大学里当教

授的养父给我取名为剪烛了。

意境是如此谐和。难得的是，收养我的人家，恰好姓何。

这年我十四岁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我的名字，就叫做何 烛。何当共剪西窗烛。

到了很久以后才知道，这是个无法善终的问句。千百年来，永远有个

女子停留在巴山夜雨的故里，问良人何时归。

十四岁是个有着种种可能的年纪。《杀手里昂》里的小女孩玛蒂尔德

是十四岁，猫王在宴会上发现他的小妻子普莱斯利娅时，她也是十四岁。

还有那个小妖精洛莉塔，同样十四岁，诱惑了亨伯特，成为其一生的禁锢。

这是我一

苏路加就是这时认识的。我记得那是个夏天的下午，忘不了。

我的身体不大好，心脏瓣膜没有闭合好，不能奔跑跳跃

早就知道的，我想，我被生身父母抛弃，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每次体育课，男生们踢球，女生们三三两两地踢毽子、跳皮筋，我只

能看着。闲得无聊，索性四处走一走。

学校不大，风景很一般，然而我爱极了那条种满法国梧桐的林荫道，

和它两旁的花坛里恣意疯长的野草。



声说：“艺术家都是这样的气质。”

梧桐总是很美的，更何况它还有个浪漫的名字，叫法国。

班主任看到我的样子，忧心忡忡：“中考时你多吃亏呀。”

从两年前开始，中考时要考体育，跳远、短跑、跳高三项，满分为三十

分，要计入总分。

爸爸去找人打听，即使上医院开证明，体育分数也只算一半，会影响

到我升入一中。

率达到

一中是本城最好的中学，其教学质量闻名全国，特别是高中部，升学

，十来人次拿过国际奥赛金牌。对于学生来说，考入一中的高

中，简直就意味着稳入大学，是以人人向往。我哥哥何曾就在这个学校里

读书，父母希望我也能考进去。

文艺特长生是能加分的。父母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达成共识，送我去

学书法和绘画，这样说不定到时能派上用场。

初二结束后的暑假，妈妈便带我去拜师。首先拜访的是本城著名的

油画家，说是油画家，可能抬举了他，刻薄些说，该称为画匠，除了一些临

摹得以假乱真的西洋画之外，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创作。

然而就是有人买他的帐，连市委一拨人都去他那里买油画装点门

庭。但他很清高，从不带学生，若不是看在爸爸托的熟人的份上，是不会

收我为徒的。

一见之下，我就不喜欢油画家。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长发乱蓬蓬

的，穿着看不出颜色的夹克，一笑起来，牙齿黄黄的。我暗暗拉住妈妈的

手，她看了我一眼，

画家冷淡地说：“坐。”也不大搭理人，径直在画板上涂抹。

我凑过去看，画面是常见的风景画，平淡无奇。那水倒是很逼真，清

澈透亮，好象在流动。

“带了画笔和纸了吗？”画家回过头来：“还没完成。”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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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了。”妈妈忙不迭地说。

他停下来，指了指墙角的一堆石膏像：“以前学过素描吗？”

“美术课上学过一些基础的，画球啊，正方体什么的。

“那我们先从这里开始。

在他的指导下，我支起画架，对着那个美男，大卫。

妈妈走过去和画家寒暄着，说了好多客套话，又叮嘱我要乖一点，听

老师的话，然后她坐在客厅里翻看杂志，一边等我。

在那一个小时里，画家继续忙活他的作品，不时过来指点一二，他身

上的烟味让我十分难受。我画得了无生趣，一心盼望时间快点过去。

道别时，画家伸出手来。我看着他那双被烟熏黄的手，厌恶地和他碰

了碰。

他转身对妈妈说：“这小姑娘不错，有天赋。

书法老师家住在老城区腹地，幽深的小巷，沿途都是青翠的梧桐树，

围墙上满是浓密潮湿的苔藓和爬山虎，谁家阳台上种着茉莉花和栀子。

老师家是一幢两层小楼，门是原木刷了清漆的那种，妈妈轻轻地敲

着，我站在一旁整着画夹和毛笔。

门开了。

叫苏路加的男人出现。他个子高高的，穿一件灰蓝色的衬衫，米色长

裤，整个人无限清爽。因为瘦，眼睛显得特别大而亮，一个清俊的男人。

他微笑着和妈妈点点头，又转过脸打量着我，说：“哦，你来了。

哦。你来了。

我望着他，十四岁的时候，我只有一米五五，他很高，我只能仰望着

他，说：“是的，老师。

他略微点了点头，朝妈妈客气地笑着：“您坐。

妈妈放心下来：“不了，孩子交到您手里我就放心了。”又朝我看看



摹的。”

“剪烛，我先回去了，你要听老师的话，好好练字。”

我“哦”了一声，打量着客厅里的布局，从沙发到电视，到茶几，到角

落里摆放的植物，都是崭新的，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油漆气味，明亮的窗下

搁着一架钢琴。苏路加说：“家里两个月前才装修好，敞了一阵子了，不会

皮肤过敏的。”

那盆植物是一株挺拔的小松树，我走过去摸了一下，呀，是真的。

妈妈喝了一杯苏路加倒给她的茶，又客气了几句，告辞了。

苏路加问：“你叫剪烛？多么好的名字，偏又姓何，更是别致。”

“谢谢老师。”

我笑。苏路加让我感到亲切，甚至是⋯⋯亲近。

他领我到书房去，问：“书写工具都带齐了吗？”

“带了。”

“没带也没有关系，老师这里都有。不过你家里都得备齐，平时要多

加练习。”

说话间我们走到了书房，推开门，相当大的一间房，落地玻璃窗，能

够直接看到外面的风景，窗前是一张大书桌，摆满笔墨纸砚，两个孩子在

练字。

墙壁上贴了一幅《兰亭序》，清朗流美，下角落了几方印，我吃力地辨

认着，苏路加笑笑：“我

那两个孩子回头看我。苏路加唤道：“杨懿、欧阳娟，这是你们的新同

学，何剪烛。”他又对我说，“小剪，他们才比你多学几天，别担心。”

他叫我小剪。从来没有人这样叫过我，从来没有。

欧阳娟，我是认识的。我们同一所学校，同一年级，她的舞跳得特别

好，在元旦晚会上出尽风头。记得有次我路过她们班级，碰到她和同伴在

排演，背景音乐是《护花使者》，三个男生模仿李克勤的造型，中分头发，



一笔一划落下自己的名字，用粉色的彩笔勾

调调。

欧阳娟走过来说：“啊，我认识你，何剪烛。你的名字真好听。”她穿的

仍是粉色裙子，我没有见过有谁能将粉色穿得这么美，这么清淡，像初夏

的感觉，绿叶白花，微风穿行其中。

“嗯 ？”

“你得了市英语之星大赛的第二名，照片摆在橱窗里呢，我看过。”

“你的舞跳得好，还拿过校际象棋赛冠军，我也看过呢。”我看着她

说：“你穿粉色真好看。”

她笑了：“苏老师还担心我写毛笔字会把衣裙弄脏呢。”她站住，旋了

一个圈，“你看，没有坏的，我写字很小心。”

就在这天，我认识了苏路加和欧阳娟，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两个人。

欧阳娟不像她的外貌和名字那样温柔，她个性爽朗，一堂书法课下

来，我们就成了朋友。她挽着我，亲昵地问：“你喜欢柳体，还是颜体？”

“柳体，你呢？”

“我也是！颜体有点儿胖，不如柳体飘逸。”休息时分她也不闲着，拿

起一支飞镖，眯着眼，单手掷出，正中门背后的靶心，十环。

杨懿和苏路加鼓掌。

苏路加才二十九岁，字已经写得相当好了，是省书法协会的会员。他

蓝衣白裤，戴墨镜，动作整齐划一。欧阳娟在中间，长发披肩，扮演那朵

花，她穿粉色裙子，坠着深深的蕾丝边，在男生当中穿梭来去，姿态娴雅。

在学校，我是个安静的女生，学业不错，除了语文，门门功课都是全班前

三名。常常在书页角落画古代美女，一律侧面，瓜子脸，云鬓金步摇，杨柳

岸晓风残月的意境。

纯线条的粗糙的画，画得太熟，几秒钟就能完成，欣赏半天，最后才

遍。少女时代，我醉心这种



好象那

教我使用要点，比方说，写甲骨宜用硬毫，写篆书隶书宜用羊毫，再比方

说，墨的外表形式多样，可分本色墨、漆衣墨、漱金墨、漆边墨，都是一些

基本的知识，我听得悠然心会。

待到教我写字时，他先写了几个，让我学习间架结构。他握笔的姿势

很好看，字体意态放旷、情致落拓，他的指甲修得很短，衣服上有淡淡的

香皂气息。他的眼睛极为黑白分明，黑是浓黑，白是瓷白，清冽得几乎呛

人的目光。他是个多么清白干净的男人。

看着他写字，我有片刻的走神，他的样子，样子，非常之端正。不知道

为什么，脑海里首先就蹦出这个词，就像绿草苍苍时代的古代男子，所谓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走出门口就和我们分开了，学了两个小时，我们三个起身告辞，杨

欧阳娟递给我一颗糖，香，不大甜，薄荷味的，清清凉凉。

我和欧阳娟并不同路，但她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没有来由地，我

就是想对她好，就邀请她到我家去玩。

路过一处冷饮摊，她停下来，买了两支冰棍，撕开包装纸再递给我：

“给，我请客。”她擦了一把汗，咧嘴笑，眼睛都弯弯的，吮了一口，推了推

我，“愣着干嘛，快吃呀，不然会化啦！天气这么热。”

“哦。”

她吃得津津有味，将冰渣咬得咯吱作响：“真甜，快吃快吃！

是天底下最美味的食物。我看着她，想，我要和她做朋友，有好东西都要

等着和她分享的感觉是那么强烈。

吃完冰棍，欧阳娟摸摸口袋，掏出两颗糖果。她说她身上永远都会带

着糖果，这样，每个日子，都会是糖的。她把甜说成糖，她说，这东西很糖。

糖吃得太多，她有一口烂牙，不张大嘴巴笑，是看不出来的，可她不

在乎，偏偏就喜欢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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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房间去

她剥开一颗递给我，自己也吃一颗，惬意得摇头晃脑。

我们将书本垫在地上，坐在图书馆高高的无人台阶上，看到远处车

来车往，不远处有些小孩子在广场上跳橡皮筋，这么大热天，他们照样玩

得起劲。

蓝如水晶的天空，没有云朵，也没有风。摸一摸水泥地，有些发烫。

这时我才十四岁，相信未来是金黄色的，可以和好朋友哼着歌，走在

暖洋洋的阳光里。

走到家门口，我敲门，响了很久，何曾才过来开，一开门，马上又缩回

去了，连个招呼都没有和我打。

欧阳娟说：“你哥好忙喔。

“他忙着玩呢。”我笑，“他念高二，说是得抓紧时间玩，开学后就是黑

色高三啦。”

“爸爸妈妈不管？”

“不管。他们对我和哥哥都很纵容的。”我把她让进来，

吧。”

路过哥哥的房间，听到里面有喧哗声，何曾的声音传来：“倪险岸，你

又打算悔棋！”

又听到倪险岸嚷嚷：“何曾，我这棋子儿还没落下来你就心急啦？再

说，你有个军师帮忙，我单打独斗，得防着点。”

何曾笑了：“好好好，江淮，你可不准再出声了，省得倪险岸老说我胜

之不武。”

原来今天来的是何曾最要好的两个兄弟。我说：“他们在下象棋呢，

走，我们去玩跳棋。”

“不如我们也加入他们的队伍吧，我最喜欢下象棋呢。”欧阳娟一听

说是象棋，眼睛都亮了，“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教我下象棋，还拜过师呢，



生的范本。但我不喜欢他，他太无趣了，

现在下遍全班无敌手。正好去找你哥哥他们讨教一二。”

“好啊。”

我们推开门。何曾全神贯注，头也不抬，江淮和倪险岸听到响动，转

过头来。

我和欧阳娟是多么同命相怜的家伙，我们在同一天，遇见了命里的

那个他。

看到江淮，欧阳娟倒吸一口气，低声惊呼：“哎呀俺的娘哎，他真帅！”

她故意模仿山东话说的，很顽皮。

我笑话她：“看到糖和帅哥，你大概什么都不记得了。”

她大言不惭：“爱美之心人人有之。”

江淮是何曾的同班同学，确实很英俊，哥哥说他是个孤儿，父母双

亡，以中考成绩全地区第一的身份考入一中住读，他人很聪明，又刻苦，

次次都是全年级第一名。他平时不大和人交往，只有何曾等少数几个朋

友。他很冷傲，不知多少女生追他，他一概不理。他就是老师心中那优等

以乎除了出人头地，就没有别的

追求，这是因为家庭因素造成的吧，我想。

我认为倪险岸不错，他是我的师兄，初三刚毕业，长得像年轻时候的

王杰，身上有一种莽撞的忠诚感。他成绩很差，时常不上课，整天在大街

小巷无所事事地瞎晃悠，和一帮兄弟凑钱看录像，打桌球，叼着烟乱窜，

看到漂亮妹妹就吹口哨。他个子高，人又灵活，打群架以一当十，终日幻

想能成 为少年帮主。

但他对我很好，老塞些女孩子喜欢吃的小零食给我，唤我妹妹。他妈

妈也特别好，每次我们去他家，都做满满一桌菜，就像是大家的妈妈。

哥哥真奇怪呢，江淮和倪险岸是性格完全迥异的两个人，居然都是

他的朋友，三个人称兄道弟好不热闹。



了，要么就是被掌上游戏机吸

倪险岸说：“妹妹回来啦？这是你的小姐妹吧。”

“是啊，倪哥，谁会赢？”我跑到倪险岸背后观看。

欧阳娟则站到何曾身后，一笑起来就露出有四个黑洞的一排烂牙。

她长得真好看，要不是牙齿，简直可以打上九十分。

倪险岸胜券在握：“那还用说？你哥每次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合江淮

之力也不是我的对手。”他笑得眼睛的纹路都出来了，更是爽朗可喜。

我非常喜欢倪险岸，他比何曾看起来更像我的哥哥。他有着讨人喜

欢的性情，对人完全没有城府和戒备，是个憨厚的傻小子。喜欢谁了，就

恨不得成天粘在一起，吃到一种好吃的点心，赶紧多买一份，咚咚咚地跑

来送给你，巴巴地看着你吃下去，连声问，好吃吗，好吃吗。你点点头，他就

心满意足地说，对，我也喜欢吃。并为你和他有着同样的喜好而沾沾自喜。

要是讨厌谁了，干脆就不去理睬，连敷衍也懒得，心里想什么，立刻

大声说出来，毫无顾忌。他是个很闹腾的人，又张扬，自然也会有人嫌他

粗枝大叶而不喜欢他，但他不在乎，或者说，是太迟钝了，即使意识到了，

也想不到有什么不对。他常常说自己是一根筋，只要认为是该做的，打破

头也要去做。

何曾认为他是受港台黑帮片的影响太深，满脑袋都是哥们义气，怕

他以后会吃亏，他摸摸后脑勺，哈哈一笑，没事。

他极喜欢说话，内容杂七杂八，事无巨细都说，手舞足蹈眉飞色舞，

听的人心不在焉，隔一会儿，发现他不响了，再一看，要么是歪着头睡着

了注意力，玩得不亦乐乎，有人碰碰他，

问，你怎么不说了？他还不耐烦：别吵！

倪险岸就是这样的人，把你当朋友了，去哪儿都希望有你在，什么心

事都说，知道兄弟在打闹中吃了亏，气急败坏地袖子一挽替他出头，看到

我生病了，都担心得要命。他善良热情，对自己的事随随便便，对他喜欢



，这是一步谋子和攻杀的恶手。何曾脸退

的人的事很是上心，记着周围的人的喜好，以便过年、生日时送上不同的

礼物。我真欢喜能遇见这么个人。

何曾紧张地盯着棋盘，思索着。江淮坐在他旁边，试图替他下，手啪

地被何曾打掉：“我再想想。”

我对象棋不大在行，可也看出双方正斗到紧要关头，倪险岸的黑方

稍占上风。

说话间何曾已落棋，江淮一看，啊了一声，刚想抱怨，及时住了口。倒

是欧阳娟连连摇头：“真是败笔。”她注意到何曾的鞋子，小声对我说，“你

看他脚上的鞋。”

我看了看，笑：“他自己干的。”

何曾穿了双拖鞋，横梁断了，用钉书钉给钉上了。爸爸让他换一双，

他说穿习惯了，再说还能穿。

倪险岸微微一笑，黑炮

色微变。江淮扼腕道：“唉！”

欧阳娟轻声笑了起来，我看看她，她叼着一根棒棒糖，朝我扮个鬼

脸。她是个嗜糖如命的人，对本城大小糖果铺子和小吃店里最好的甜品

都了如指掌。

何曾不敢再怠慢，越发小心，半天不动，突然浑身一震，又呆住，像是

在凝神思考，犹豫了一下，士六进五。

倪险岸扬眉：“哦？看来我得小心了。”

双方此后下得更为艰苦，何曾如有神助，连下几步妙着，倪险岸下到

最后，不得不叹一声：“唉！本来都赢定了。”当胸捶捶何曾，“你小子今天

超水平发挥嘛，接连几着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何曾摸摸后脑勺，嘿嘿两声：“其实⋯⋯”

我看到欧阳娟很隐蔽地捅了他一下。何曾改口道：“其实⋯⋯是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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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留情嘛！

其实⋯⋯傻瓜都看得出来倪险岸步步杀着。他笑：“手下留情可不是

我对你的作风，哈哈！”他笑的样子很好看，眼睛一眨，嘴角嘟着翘上去，

左边酒窝比右边深。他的睫毛也很长，不过没有我的长，我们比过。

江淮早就手痒，一拍何曾：“你赢了，高兴去吧，我和倪险岸杀一盘。”

何曾站起身，像是才看到欧阳娟似的，朝她笑了笑。

“哥哥，这是我的朋友，书法班里认识的，她叫欧阳娟。”

“哦。”何曾说。

欧阳娟大方地伸出手来：“认识一下。”

何曾没有料到她这么主动，几乎有点狼狈地，和她握了握。

“哥哥，欧阳娟的象棋下得很好呢。”

“我知道。”

我吃惊了：“哦，你知道？”

欧阳娟笑了，掏出一颗糖，抛到天空，再用嘴接住。她从小就爱吃糖，

抱着糖罐看书，一本书看完，糖罐也空了，把自己也吓住了。她说要是不

让她吃糖了，想死的心也有了。

我明白了，难怪何曾能够反败为胜呢，一定是她帮忙的，叼着棒棒糖

暗地里指点江山。

“你要和倪哥较量吗？”我问。

欧阳娟摆手：“不用了。我们去下跳棋吧。”

何曾坐下来，在江淮身边观战。

进了我的房间，欧阳娟环顾四周：“啊，真温馨！瞧，还有这么大的布

娃娃呢！你爸爸妈妈真疼你！

“是啊。”我不愿意继续这个话题，找出棋盘，“来！让我领教领教跳棋

水平。”



欧阳娟说得没错，爸爸妈妈是很疼我，但这种疼爱，让我有些 膜。

他们从不忌讳谈起收养我的经过。每年春节回老家过年时，很少有

亲戚给我压岁钱，就算给，我的通常只有何曾的三分之一。亲戚们会在饭

桌上夸他们心地善良，又感叹如今过日子不容易，有两个孩子更是负担，

吃饭穿衣啊，学杂费用，以及花费在我身上的药钱，都是一大笔开支。

这让我总记得，这个人生，是他们给我的恩赐。

我没有什么朋友。班里的男生和女生极少说话，没有了小学时的那

种亲密无间，早恋问题要多敏感就多敏感，连互相凝视一眼，保不准就有

人要说闲话。关系要好的几个同学天天上学放学，很快大家心照不宣地

组成了各自的派别。

席绢

起先我是和顺路的几个一组的，一路说说笑笑，聊聊电视剧和琼瑶

哼着最近流行的歌，甚至说起自己的初潮，有两个比我大的女生告

诉我，不来“那事”就意味着还不是女人，又神秘兮兮地问我来了没有。

我不想被追问，就点了点头。那时我还没有来过，但在上厕所时看到便池

上别人留下的鲜红粘稠的血，有些害怕。我想流了这么多血，会很痛苦

的。小时摔破了胳膊和膝盖，都痛得想死呢。

我真正来月事是在英语课上，上着上着有点不对劲，小腹又涨又痛，

一股热流缓缓从体内流出。我第一反应是，坏了，小便失禁。坐立不安几

分钟后，我联想到平日里几个伙伴对我说过的，这才意识到是怎么回事。

下课了老师走过来和我说话，她是个打扮入时的女人，波浪发，戴时髦的

眼镜，我是她的得意门生。她对我向来很好，见我六神无主的模样，关切

地问：“何剪烛，你怎么了？”

我摇头不语。

“感冒了？”

“不。”



这才是它们本来应该生活的地方。

“头晕？”

“不。”

“那是怎么了？”

我小声道：“肚子痛。”

了，让我脱掉外套，拦腰一系，陪我出了教室，让我在她的办公

室门口等她，两分钟后，她拿着一包卫生巾出来，带我去厕所，教我怎么

使用。我脸通红，很不好意思，忙不迭地点头。

她问：“你妈妈从没对你讲过这些？”

“没有。”

的确是这样，妈妈没讲过。直到有次我不小心弄到床单上了，自己端

到卫生间里搓洗时，她才知道女儿长大了。

这事伙伴们也知道，还讨论过好几次。可没多久，她们渐渐疏远了

我，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还有些不习惯，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

后来才听说，班里那个最擅长唱歌的男生江华伦暗恋我，而她们又

是暗恋他的，我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就成了她们的公敌，无法再做朋友。

十四岁的秋天，我就知道，女朋友之间什么都能分享，除了爱情。

窗边摆着玻璃鱼缸，里面有三只小金鱼游来游去，一只花的，一只黑

的，一只红的，游得很欢。欧阳娟被吸引，跑过去逗弄它们玩，还和它们说

话：“你寂寞吗，你的女朋友是谁呀，是红的还是黑的？”

金鱼是几年前我过生日，倪险岸买给我的。我把鱼缸摆在窗沿上，每

天给它们喂食，有时还会和它们说话，它们睁着眼睛面无表情，我想它们

懂我在说什么。何曾还笑过我太孩子气。

我省下零花钱买了几个小贝壳和一些水草回来，我想让鱼缸看起来

更像池塘些。池塘

本来还有只淡黄色的，它很怕冷，三年前的某个早晨，它被冻死了。



子：“非得说话不可吗？”她挤

虽然我听了妈妈的话，早早就铺了一层细沙在鱼缸底部，可它还是死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只金鱼，漂亮的大眼睛，淡淡的柠檬黄色的鱼尾，

我叫它香蕉。另外几只分别叫做番茄、葡萄和猕猴桃。这些都是我喜欢吃

的水果。

香蕉死了的那天，我还哭过，被妈妈看到了，还笑话我：“你为一只金

鱼哭了？”是。不过是只金鱼。可我还是好伤心，特地找了个火柴盒将它

装进去，埋在小区花园的一棵腊梅树下，又用一块光洁如玉的方方正正

的大理石给香蕉做了墓碑，墓上还洒了几朵梅花。

倪险岸知道了，说要再给我买只回来，他承诺：“妹妹，我保证和原来

那只一模一样！”

我没有要。就算看起来像，也不是我那只香蕉了。我不要。

我说：“欧阳娟，这金鱼是倪哥送我的，好看吧。”

“好看。”

“何曾刚才能赢，是你帮他吧。嘿嘿，倪哥看不出来，我可知道。”

欧阳娟说：“是啊。”

“不过你是怎么帮的？我没听见你和他说话。”

欧阳娟又赢了我一盘，笑吟吟地打个

挤眼睛，作神秘状，压低声音，“我站在他身后，用手指在他的衣服上写

字，他感受到了。”

“你还真行嘛！倪哥下棋很厉害的。”

“我就是看不惯他胜券在握的鬼样子，决心要震震他。”欧阳娟得意

洋洋，“我五岁学棋，经过名家指点，下过街头残局，九年有成，终成为一

代宗师，笑傲江湖⋯⋯”

“那为什么不直接找他下？”

“他的路子有点野，等我以后摸透了再说。我才不打没把握的仗呢。”



妹妹在吗？

“你刚才不是借我哥哥之手赢了他吗？

“哎，那是旁观者清嘛。

谈笑间，倪险岸过来敲门：

“在。”我出去，“倪哥，什么事？

“我们出去吃饭，好不好？今天江淮生日。

“好啊！”我问，“欧阳娟，你不着急回去吧？

“不着急。

这个妹妹我见过？

倪险岸看着欧阳娟：“你很面熟。

欧阳娟笑：“咦

，这个，我不懂《红楼梦》。倪险岸也笑：“我是粗人，

“当然了，欧阳娟是初二年级的头号美女嘛。你有印象吧。

“洞中方一日，世事已千年。”倪险岸叹气，“我老了，早就不问红尘

了。

何曾就拍拍他的肩膀：“这么超脱啊，那么最近是谁为一个小女孩神

魂颠倒呢？

倪险岸摸摸脑袋，嘿嘿一笑：“高僧我只说不问红尘嘛，可没说不追

红颜的。

欧阳娟一拍手：“难道红颜不是红尘中人？

倪险岸就作陶醉状，抬头望天：“噢，亲爱的姑娘，在我心里，她是天

，超越凡尘。

欧阳娟好奇：“原来是醉倒温柔乡啊。是哪个姑娘？我倒想见识见识。”

倪险岸说：“也是我们学校的。她叫陈浅，长得特别干净，像小溪一

样。她马上念初二了。

我摇头，表示没听过。

欧阳娟笑了：“我知道我知道，她是班上的文艺委员，我见过她！



那个女孩常常穿浅色的裙子，纯白色，粉红色，苹果绿，头发是马尾，

梳得高高的，随着她走路的节奏一跳跳的。她的书包是白色的，画着一个

可爱的卡通猫咪。

她真是个纯真美丽的小女孩，笑起来天真灿烂，毫无心机，也爱哭，

为考试没考好哭，试卷攥在手里，边走边吸鼻子。她有很多漂亮的头饰和

各种花样的裙子，长得瘦瘦高高的，穿连衣裙特别楚楚动人。

放学后她和几个小姐妹并肩走路，闹闹喳喳，磨磨蹭蹭，东张西望。

倪险岸不知不觉跟了她一路。

有次他又在她和同伴的身后跟着，有个小姑娘很淘气，停下来，扭过

头大声对他喊：“喂，小浅的生日快到啦，你要送她礼物呢！”

陈浅红了脸，举起拳头向伙伴背上捶去。

我们一行五人坐在大排挡上吃饭时，经不住欧阳娟追问，倪险岸全

招了，还找她支着：“你们女孩子都喜欢什么啊，给我参谋一下吧，我买礼

物送她！”

江淮叹气：“完了，小伙子，你陷进去了。”

倪险岸倒是欢天喜地：“没什么不好吧？”他举起酒杯，和江淮碰了

碰，“今天你生日，来，干杯！”

“干杯！”

两人同时一饮而尽。

英俊如江淮，就连喝酒的样子也是好看的，豪气十足，像个英雄。他

懂得用最恰当的方式表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但他的一切都太技巧了，

不够真诚。我看着他，暗想，他太深了，我不大看得懂。

十四岁的时候，我喜欢万事万物都像水一样，明明白白地流淌。因此

我真是喜欢倪险岸啊，聪明、能干，还会讲很多故事。想想看，人好，又会

打架，棋也下得好，我当然很崇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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